
●二百多人的护理学专业新生，
只有十多人不是被调剂过来的

●在“调剂”和“转专业”背后，你
是否了解护理学这个专业？

●专业对口，护理学的职业现
状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今天，重庆高考志愿填报的最
后一天。

根据重庆市2023年高考志愿
填报安排，重庆市统一高考志愿采取网上填
报的方式，今天18‥00之后，志愿填报将全
部截止。

高校与专业的选择无法确定一个人未来
职业发展的走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志愿填报
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考生未来的职业规划。

今天，我们从一个常被“调剂”的专业
——护理学背后，来看看当年一位重庆考生
的职业规划。

从小是留守儿童，老家在重庆的一个镇
上的艾菁2016年参加高考，她超出重庆文史
类一本线40多分，被一所位于中部省会城市
的211院校录取，调剂入读护理学专业。收
到录取通知书时，她感到错愕，因为数学好，
她第一志愿填报了会计学，“不知道护理学是
干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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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菁在护士站

1被调剂的人
升入大学前的暑假，艾菁在不安中度过。
高中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一直做她的思想工

作，劝她回去复读，并给她开出了优厚的复读
条件。

在大一开学一个多月的时候，她去到学院书记
办公室递交了退学申请。学院书记劝她把退学申
请拿回去，对方告诉她，当她大学毕业以后，就会发
现专业并不重要，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最终，艾菁
决定留在护理学院，她担心丰厚的复读条件背后意味
着“高期待”，而她害怕达不到“期待”。

同样被调剂到护理学专业的梁春燕，老家在广东
韶关，2014年参加高考时，她一心想留在广东省内，
选一个不学高数的专业。她考上广东一所医药类的
二本院校，以两分之差没被第一志愿的英语专业录取，
被调剂到护理学。

她记得，刚入学时，班主任开年级大会，问：“第一
志愿是护理学的举手。”二百多个人里只有十多个人举
手，剩下都是被调剂过来的。

2“紧迫感”与“高门槛”
梁春燕印象里，护理学专业处处都渗透着“紧迫感”。
大一上学期，共有13门课程，周一到周五只有一个半

天没有课。
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胞的化学与生物学、局部

解剖学等基础医学的公共课程，临床医学专业要到大二才
开设，护理学在大一就已开设；内外妇儿（指内科、外科、妇
科、儿科）课程在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大四开设，却是护理
学专业大二学生的必修课。

对此，梁春燕解释说，临床医学是五年制的，而护理学
四年制，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把课程学完，但可能没有临
床医学学得细。

课业负担的沉重，使得护理学专业的学习氛围一直很
浓厚。

考试前的一个月，护理学专业的宿舍灯火通明。梁春
燕记得，仅仅外科护理考试的复习资料就有一千多页
PPT。但她没有考虑过转专业，在她看来，在医药类的大学
里，可选择的专业范围有限，临床医学、药学这样的热门专
业，又转不进去。

艾菁也放弃了提交转专业申请，她所在院校每个专业
转出和转入的人数都有名额限制，大一绩点排名年级50%
左右的她，担心递交了申请，却没转成功，“给老师留下排
斥这个专业的印象”。与此同时，金融、会计类的专业课业
难度大，大一就开设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课程，她担心
去了也跟不上进度。

“所以我觉得既然不知道要选哪个，不如就读上天替
我选的（护理学）。”艾菁说。

在艾菁所在四人寝室里，有一个室友和她一样迷茫，
放弃了提交申请。另外两名室友，都坚定地想要离开。其
中一个忍受不了熬夜，转去了计算机专业；另一个室友家
里有长辈是口腔科医生，提交转专业申请时才发现口腔医
学专业这一届不招转专业学生，于是选择退学复读。

每届大一结束，申请转专业的时候，护理学院都要经
历一段人心惶惶的波动。艾菁经常听到有同学抱怨：“护
理学得好的人，才有资格转专业，学得不好的人反而转不
了。可学得好的人为什么要转走？”

3“护士不只是打针、发药”
在艾菁原有的认知里，“护士只会打针、发药，像在流

水线上工作。”
但在大学里，她不但要学基础医学、组织胚胎学、系统

解剖学等专业课，还要学心理学、护理美学、职业礼仪等课
程，目的是在临床上达到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让病
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能得到照护。

在护理职业礼仪实验课上，艾菁要练习站姿、坐姿、走
姿，以及化妆。

尽管到了临床，艾菁很少化妆，插花的技能也很少有
用武之地，但她觉得学得越多，能给病人提供的帮助越全
面，“护士好像也挺厉害的”。

2019年6月，大三暑假，艾菁去到一家位于深圳与学
校有合作的三甲医院实习，并在毕业后被留用。

她所在的医院实行责任制整体护理，每个护士要管6
到10名病人。除了最基础的打针、输液、发药，在内科实习
时，护士的工作还会涉及给病人输血、化疗、放疗、心电图
等。输液泵、注射泵、肢体气压治疗仪，红外线烤灯、微波
治疗仪等设备都是由护士进行操作。

艾菁印象最深的，是在血液内科实习时，血液内科病
人到了晚期经常有病情变化，半夜突然呼吸困难，多器官
功能衰竭，护士需要随时准备配合医生抢救。

而在血液内科，给病人打针、发药、生命特征检测都更加
频繁，化疗病人用于输液的中心静脉导管也需要护士来维护。

除了临床上的工作要处理，她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写
护理文书，详细记录病人的生命体征，病情变化，填写血运
评估、疼痛评估、营养风险评估、皮肤压力受损评估等量
表，为医生诊断、治疗提供决策依据。

她记得有一个20多岁白血病晚期的女孩，对方在医院
里住了很久，状态很差。但她每次夜里查房走进去，对方
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她——因为她脚步声很轻。

被调剂
的人生

还有的病人和她
说：“你打针怎么不痛
啊？”“你是我住院这
么多天，唯一一个打
针不痛的护士。”

艾菁逐渐意识到，
可能只需要多花费五分

钟的时间陪病人聊两句，
帮他拽一下没穿好的衣服，

给他倒一杯水，就能带给病人很
大的精神慰藉，让对方感受到温暖。

4“医生一句顶护士十句”
自从2020年本科毕业，艾菁已做了几年的护

士，但她时常产生一种无力感，感觉绝大部分病人
没有那么信任护士，只信任医生。“医生说一句顶
护士说十句，这是很多护士的心声。”

艾菁记得，有的时候，医生给病人一次性开很
多检测项目，需要多次抽血。护士直接去抽血，病
人会拒绝，甚至说他不想做这个操作。但护士反
馈给医生后，医生亲自来说一句：“这个检测你还
是要做的。”病人就同意了。

有些病情发生变化的病人不愿意上心电监护
仪，因为身体有些数值异常时，心电监护仪会一直
报警提示。但医生过来说一句：“安全起见，这个
东西你还是要上的。”病人就会同意。有时艾菁感
到惊讶，为什么自己解释了那么多，都不如医生的
一句话管用。

此外，出现医患矛盾时，不少护士担忧医院会
先在护士身上找问题。艾菁解释说，如果发生医患
矛盾纠纷，需要打官司，就涉及定性。如果是护士的
责任，事故等级更低，医院方面赔钱少一点；但如果
是医生的责任，医疗事故等级更高，赔偿也更多。她
也常听到病人之间的聊天：“护士懂个啥，你去问医
生。”对此，艾菁从起初的沮丧，变得有些麻木。

在她看来，尽管护士的薪资也能达到深圳的
平均水平，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护士的
天花板比较低，“上限就是护士长，但是一个科室
20个护士只有一个护士长。”

5“有多冷就有多暖”
2022年10月，两年的规培期结束后，艾菁被

分配到了最后一个实习的科室——骨科。她感到
十分庆幸，因为在骨科碰到特重症病人的概率相
对偏低，大多数病人是打球受伤、骑电动车摔了，

“第一天住院，第二天手术，住三四天就能出院。”
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害怕面对死亡，害怕去看

濒临死亡的病人的眼睛。她记得在血液内科实习
时，濒死的病人大多数时候都全身浮肿，肤色暗沉，
又很苍白。尽管在她的班次上从未发生过死亡，但
实习的六个月，她总陷入莫名的焦虑和担忧。

艾菁记得一个身患白血病的癌痛病人，每次
疼痛都到了打吗啡（强效镇痛剂）的地步，但吗啡
只能管用一小会儿，药性过后她又开始声嘶力竭
地喊叫，科室只能把她安排在单独的病房，和其他
病人分隔开。直到有一天她没有力气叫了，意味
着她离死亡更近了。

“面对随时可能死亡的病人，护士的责任更
大，工作强度更高。”艾菁在血液内科的六个月，每
周都有病人离世，还有三名规培护士被确诊为抑
郁症。夜晚，她走在回家的路上，经常感到很压
抑，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还很怕被病人问：“我是不是活不了多久
了？”“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她接受的训练告诉她：
不能给病人不现实的希望，但也不能消灭他的希
望。艾菁通常会询问对方哪里不舒服，需不需要
叫医生看一下，并让对方好好配合治疗。

由于护理人员的流失率比较高，艾菁所在的
医院从2021年9月开始，由每班工作时长12小
时的两班制，改成了长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的
模式，护士每周需要干满40小时。

艾菁对护理专业的认知，由“读书不好的人才
做护士”，转变成了未来对护理人才的要求将越来
越高。据她观察，医院里年资高的护士大多是专
科毕业，其中有一部分人读了成人本科，但最近三
年，医院招聘的新人大多是本科学历。而高学历
也意味着在护理病人、职业晋升、发表科研论文、
参加讲课比赛等方面更具优势。

艾菁有时会羡慕没有从事护士工作的同学，
不用承担这么重的责任。艾菁本科时的班级有
50多人，大一转专业后，只剩下40人。毕业时，
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选择读研，从事护理教育，或跨
考法学、新闻学专业，还有的人报考了医院其他的
医疗岗位，选择做护士的不到一半。

但她也逐渐接纳这份工作和高压力、高价值
感的生活状态。只是过年回家，父母向亲戚介绍
她工作的时候，还是习惯说，她在深圳的大医院做
医生。尽管她强调过很多遍，自己是护士。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据澎湃新闻


